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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写进法律的“性教育”，
离走进课堂还有多远？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刘文利很
忙。她忙着录视频发在B站上，介绍自己课
题组的成员，还要忙着普及性教育知识。

作为“中国儿童性教育破冰者”、北京师
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每年

“六一”都是刘文利传播性教育的重要时刻，
她希望借由“儿童节”，外界会对“性教育”的
认识更多一些。

今年的“六一”意义又不同往常。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首次在我
国法律中规定学校和幼儿园要开展适合未
成年人年龄的“性教育”；同日，教育部颁布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其中提到学校要
有针对性地开展青春期教育、性教育。

“这绝对是中国性教育历史中值得纪念
的日子。”对刘文利来说，奔走 33年，这是她
必须要取胜的“战场”。尽管如此，在中国儿
童性教育这条路上，还有很多挑战待解。

“性教育”首次被列入法律条文
但谈性色变仍存在

“我不想我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接受‘性
教育’。”

几年前，刘文利在推进性教育进入北京
某幼儿园时，一位女童的家长不同意她的孩
子接受性教育。理由是，她不知道性教育会
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

幼儿园园长和刘文利尊重家长的意见，
于是全班二十多位小朋友上性教育课时，那
位小朋友到别的班参加其他教学活动。对
这种情况，刘文利“很遗憾，但并不意外。”

在中国，“谈性色变”依然存在。
即便是放在今天，刘文利课题组成员在

对外介绍自己是“性教育工作者”时也多少
招致过不理解。“还是会带有一定的偏见和
局限性，在开办课程或讲座时也会遇到阻
力。“

刘文利记得自己上小学时那个勉强算
得上“性教育”的课，发生在小学五年级，学
校请一位当地社区医院的女医生给全年级
的女生做了一个讲座，告诉她们女性每个月
都有“例假”，大家甚至不知道这个学名叫

“月经”，都以“倒霉”代替。
40年后，类似这样的一幕仍普遍出现在

如今的小学校中。今年，北京某小学请刘文
利给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做讲座，但校方
要求“男女分开”讲，刘文利并不同意这样的
做法，校方也为难，担心男女生合在一起讲，
家长会有意见。

刘文利很无奈，“你看，都过去了 40多
年，在性教育上仍然遮遮掩掩、不公开学习，
这点还是没有太大改变。”

长期以来，“性教育”这个字眼甚至很少
被公开提及，取而代之的是“青春期教育”。

刘文利介绍，“青春期教育”英文翻译是
adolescence education，但在国际交流中，经
常有国外学者听不懂。国际上通用的“性
教 育 ”，英 文 翻 译 应 该 是 sexuality
education。

刘文利也不认同“青春期教育”这种讲
法，她认为性教育是终其一生的教育，而不
应仅仅设限在青春期。

这也是为何刘文利一直强调，今年具有
里程碑意义。接连的政策文件也为“性教

育”正名——首次出现在我国法律以及教育
部的正式文件中。

在刘文利看来，“性教育”能进入法律，
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赋予了学者、媒体
和各界人士公开阐释它、讨论它、研究它的
权利和空间。

难以打开的学校大门

“性教育会讲到社会性别平等，性别多
元。对于建立尊重平等的这种人际关系，培
养一种公平公正的态度来对待所有人的价
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刘文利主张的“全面性
教育”从身体发育延伸到人际关系、家庭关
系，让孩子建立身体尊严、知道自己的权利、
尊重他人的权利。她认为，这对校园欺凌、
家庭暴力等问题会起到一定缓解作用。

而在性教育效果监测调查中，刘文利发
现，接受了六年小学性教育课的学生，能够
在人际关系中更加公平对待和自己亲疏关
系不同的个体，与未接受性教育的孩子有显
著差异。

义务教育阶段是刘文利不想放弃的性
教育“主要阵地”。“性教育一定要基于课程，
不是仅靠几次活动就能完成的。是课程就
要有课时、有教材、有老师、有教学效果的评
价。这些全都是配套的。”

从 2014年起，刘文利就开始与全国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合作研究“把性教育纳入
到义务课程体系”，由代表委员撰写性教育
提案，提交全国两会。这项工作到今年她仍
在坚持。

2018年，教育部的官方网站回应了代表
委员。让刘文利兴奋的是，回复中直接使
用“性教育”这个词，没有用别的词来替
代。

中国的性教育匮乏吗？其实国内不缺
少相关政策，在刘文利看来，问题在于没有
任何一个文件是单独为性教育发布的。“跟
性教育有关的内容都是散落在其他的政策
文件当中，比如说预防艾滋病政策、计划生
育政策、预防校园欺凌政策和打击儿童性侵
害的政策，还有健康教育政策。”

在 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把性与生
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2017
年国务院又颁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提出“要以青少年为重点，开展性道德、
性健康和性安全宣传教育和干预”。但这一
政策并未规定性教育的课时。

没有强制要求，相关教育又充满争议，
许多学校就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
态。

2007年，刘文利和团队开始研发小学性
教育课程并编写性教育读本，在北京某学校
开展教学实验。在确定这所学校之前，刘文
利找了五六所学校，均被拒绝，“校长说从来
没做过性教育教学实验，担心家长不支持。”
最终确定的该所学校，校长曾经与相关机构
合作开展学校管理的课题研究，在教育观念
上比较开放。

知乎优秀答主胡佳威是一名儿童性教
育老师，从事相关工作多年。他曾尝试在无
锡推广性教育课程进小学。“太难了，能否顺
利推进完全取决于校方领导对性教育的态

度。”胡佳威说，如果对方重视，课时、经费、
人员的问题都能解决；反之，即便学校条件
很好，家长很愿意，孩子很需要，也依然进不
去。

目前胡佳威在无锡当地只成功推进了3
所学校，均为私立。“我们聚焦过公立学校，
都是通过当地妇联或团委介绍去聊的。但
往往只聊到教务主任这里就被 pass了。”胡
佳威经常得到的回复是，“这些课程有些敏
感，我需要上报讨论一下。”之后就没了下
文。

从业者匮乏、全民争议
性教育进课堂还有诸多挑战

性教育进校园，除了校方的态度，师资
力量也是个头疼问题。

“非常匮乏，不单指专业的人，就连从业
者都很少。”胡佳威在进学校前，第一件事就
是培训校内适合讲性教育课的老师。他发
现，即便是现在年轻的 80、90后老师，在聊
到这个话题依然会尴尬、面红耳赤，认为很
难启齿。“他们能认可性教育重要，但他们不
知道如何去引导学生。”

胡佳威认为，这和国内长久以来都没有
性教育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大多数人
从小跟父母也不会交流这方面，很多老师即
便大学时候，也没有进行过性教育的培训。”
老师们在拿起课程时往往憋红了脸，才对胡
佳威挤出几个字，“太难讲了。”

这种境况，刘文利也遇上过。在北京某
学校培训老师阶段，老师们对生殖器官的专
有名词不敢朗读，刘文利就告诉大家，这些
词汇与鼻子、眼睛、嘴巴没有任何区别。光
朗读这个环节就要持续几轮——从心里默
念、小声说，再到互相说，最后站在讲台前
说。

家长的态度对性教育能否开展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只要班上有一个反对，性教
育课程都难以开展。

胡佳威身边一个学生家长曾在班级群
号召邀请专业老师开性教育课，却遭到另一
位家长的强烈反弹。反对家长认为孩子太
小不能上这种课，便投诉到了当地教育局。
最终这事也没能办成。

“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们是一张白纸，你
开这种课，反而打开‘潘多拉魔盒’。”但胡佳
威并不认同。他曾在六年级的课堂上征集
过学生的“悄悄话”，由他来回复答案。问题
里，孩子们对性行为表示好奇，问他“我可以
发生性行为吗？”，“处女膜是什么？”胡佳威
认为，并不是拒绝性教育课，孩子们就什么
都不了解，相反，开设课程、科学的讲解，更
有助于他们正视这件事。

刘文利从业这些年，不止一次面对家长
的质疑，也给大量家长做过相关培训——给
他们看教材、普及“全面性教育”的理念，告
诉他们，课上教授的所有的内容都是科学知
识，有科学依据的。

但 2017年她还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浪尖。当年 3月，杭州一所小学的家长拍了
两张刘文利主编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
康教育读本》中的插图发在了网上，在说到
生殖器官的名称时，用的都是科学名称，如
睾丸、阴道、子宫等。这位家长认为读本的

尺度过大。
“性教育”第一次引发全网大规模争

议。之后刘文利在回应中写道，“当一个身
体器官的科学名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
来，这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
述吗？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吗？当
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
触 摸 都 描 述 不 清 楚 ，如 何 得 到 有 效保
护？”

之后，刘文利和课题组饱受质疑，但也
收获了大量肯定和感谢。《珍爱生命》系列读
本甚至卖到脱销。

事后刘文利却认为这事没什么不好。
争议把性教育带到台前，全民热议的焦点也
从“要不要开展性教育”到“如何开展性教
育”。

更令刘文利备受鼓舞的是，在2018年6
月，刘文利联合北师大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者刘超及其团队对接
受性教育的实验学校进行了调查。统计发
现，完整接受过 6年全面性教育的这批学生
性知识水平明显高于没接受过性教育的学
生，对同性恋群体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
滋病病人有更少的歧视，表现出了更包容，
更平等的态度。对同学、老师、家长的态度，
都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比较积极的、好的变
化。

如今看来，中国性教育的发展已经有了
更进一步的发展。距离走进义务教育的课
堂还有多远，刘文利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性
教育写进法律至少迈出了这一步，对我们之
后再呼吁、推进都奠定了重要基础，不然性
教育的地位都无从谈起。”

胡佳威也认为，“性教育”正式出现在法
律条文中，是一个好的开场。尽管对于从业
者而言，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
后续肯定会有更详细的、更有积极影响的政
策出台。”

在未来的落实层面，刘文利形容“待解
的问题非常紧迫”，比如什么样的性教育才
是适合未成年人年龄的？谁来教？用什么
方法教？效果如何评价等等都需要逐步去
落地。“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事。”

6月 9日，高考结束，记者再次
联系了梁实。据梁实透露，他今年
的发挥很不理想，关于考试，他提
及做多的就是“时间来不及”。

明年考虑转战文科

“英语作文只写了5分钟，理综
接近三分之一的题做不完，数学也
有一道没做。题量大的让人无法
应对，做的一塌糊涂。”梁实称，他
今年打算直接不填报志愿，明
年 再 来，但明年会 考 虑 转 战 文
科。

“明年肯定比以往都要好，
因为我对文科很有把握。毕竟它
就是个记忆力问题，对于记忆力来
说，我是高度自信的。”梁实说。

他表示，“从理解上来说，我比
很多学生理解的透彻，是表达出了
问题，平时强化训练少出了问题。”

前几年梁实曾扬言“目标院校

是川大数学系”，今年梁实透露称
“不一定是川大，川大只是首选，好
一点的二本也会上。”

关于高考之旅什么时候终止，
梁实回应称，“没有期限，我觉得如
果说哪天我确实考不动了，就投降
了，否则不会投降。”

考试结束当晚，他在微博中写
道：“谢谢大家的关心，理综题量大
时间紧确实恼火，今年发挥的不
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川大等我。”

一边打工一边复习

梁实的老家在四川省眉山市
仁寿县文宫镇高家公社。父母都
是教师，梁实排行老四。他出生那
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母亲独自
抚养5个孩子长大。尽管家庭物质
条件算不上充裕，但梁实的母亲还
是会订《红领巾》等少儿刊物，幼时

的梁实看了爱迪生、牛顿的故事，
觉得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人，很羡
慕。

1983年，梁实在文宫中学报名
参加高考，结果预考都没有通过。
不甘心的他跑到简阳重新读高一，
读了一年后参加高考，还是没有考
上。

1985年，梁实又到内江等地复
习，当年也报名参加了高考。遗憾
的是仍没有考上。连续三次没考
上，梁实有点失落，他知道自己失
败的原因是不踏实，复习期间还想
着玩耍，知识没有吃透。总结了失
败原因后，梁实打算重新再来。他
懊恼自己的贪玩，但家里条件已经
供不起他继续念书了。他看到一
位同窗好友因为家里穷，只复读了
一年便去打工，心里觉得过意不
去，也听从家人安排开始讨生活。

高考失利的梁实辗转在内江、
乐山和成都打零工。他修过机械，

砍过木材，还买卖过电视机，但唯
一不变的就是一边打工一边复
习。他每年1月准时到当地招办报
名参加考试，可遗憾的是连考了 5
年还是没有考上。

曾通过成人高考

1992 年，因为年龄限制和结
婚，梁实不能参加高考。不能参加
普通高考，梁实就参加成人高考。
这次梁实很顺利地通过考试，考上
了南京林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亲戚朋友们为梁实终于圆大学梦
高兴时，梁实却高兴不起来。他没
有去读书，他说这不是他理想中的
大学。梁实对大学的定义不同于
其他人，他认为通过普通高考考上
的重点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成人
高考考上的大学都不算。

2001年，教育部发文，进一步
放宽高校招生报名条件，取消“未

婚，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
的限制，报考普通高校年龄、婚否
不限。这让梁实平静的心又激起
了涟漪，“现在事业走上轨道了，可
以花时间做点喜欢做的事情了。”
他重新点燃了想考大学的念头。

2002年，梁实再次报名参加了
高考。不久，高考分数出来了，几
科加起来一共考了370多分。看到
这个分数，梁实有了信心：“这么久
没考试，能考到这个分数还是不
错。明年复习充分再来考试，说不
定就会考上。”

后来几年因为工作太忙，梁实
只在 2006年参加了高考。这次考
试比2002年多考了20多分。

2010年-2021年，梁实连续 11
年参加了高考。他并不觉得紧张，
且总是信心满满，但结局往往不尽
如人意。2011年，梁实的儿子和他
一同参加高考，如今早已研究生毕
业。

“最牛高考钉子户”：发挥很不理想 明年将转战文科


